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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认为，通过观察

皮肤颜色与光泽，可以了解
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状
态。以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皮肤
是人体防御外来病菌入侵的
天然屏障，是预防疾病的第
一道防线，同时也是人体的

一面镜子，能反映出人的健
康状态和内在的疾病。

许多皮肤病发病与气候
季节有明显关系，如冬天多
发冻疮、麻疹、风疹、寒冷性
多形性红斑、瘙痒病。春夏交
接之际，由于气温上升，细

菌、霉菌、病毒的衍生和繁殖
旺盛；由于阳光照射强度大，
容易招致皮肤感染性疾病或
者诱发旧病加重。

随着年纪增长，皮肤的
生化机能变差，适应变化的
能力较差，更易发生皮肤病。

但遗憾的是，很多中老年人
常常会忽略对皮肤的保护。

癣是一种真菌性皮肤
病，由癣菌侵犯皮肤引起，如
体癣、股癣、花斑癣、手癣、足
癣等。一般来说，潮湿多汗的
环境有利于皮肤癣菌的生

长。防治方面，应注意个人卫
生，勤洗澡，避免使用公共场
所的拖鞋、毛巾等，以防交叉
感染。避免接触患有癣病的
动物如猫、狗等。患者的内
衣、裤、床单等要在日光下暴

晒或热水烫洗。
疥疮是一种疥螨引起的

皮肤病，疥螨是一种寄生虫，
很容易通过接触从一个人传
染给另一个人。特别是家人
共眠时，可以通过衣物、床上
用品和其他共同物品传播，
常常互相传染。彻底清洁或
熏蒸衣物和被褥可以预防再

感染。
一般来说，只有感染性

的皮肤病才具有传染的可
能，而一部分感染性的皮肤
病由于病原体的致病力相对
较弱，也不会传染。

虫咬皮炎是因被虫类叮

咬，或因接触某种虫的毒毛
而引起的皮肤炎性反应。常
见叮咬人体的害虫有蚊、臭
虫、蚤、螨、飞蠓（小黑虫）、
黄蜂等，另外有些虫的毛，如
桑毛虫、刺毛虫的毒毛刺入
皮肤也引起发病。

很多人不管患了哪种皮
肤病，总是主张忌口，其实
不尽然。有些皮肤病，如荨
麻疹、神经性皮炎、瘙痒症、
湿疹、脂溢性皮炎、过敏性
皮炎、酒糟鼻等，其发病与
某些食物有密切的关系。在

发病期间或疾病治愈后的
一段时间内，应限制或禁食
鱼、虾、蟹等海腥，羊肉等禽
类食品和葱、蒜、辣椒等刺
激性食物。有些皮肤病如疥
疮、体癣因与饮食无关，不
需忌口。

美国的皮肤病专家认
为，阳光、空气及环境气候均

能引起皮肤的明显改变。为
了避免皮肤老化，春天尽可
能不要长时间在阳光下暴
晒，户外活动应先涂上防晒
油、润肤剂，并注意补充水分。

足够的蛋白质是保证皮
肤代谢不可缺少的重要因

素。含丰富维生素的食物对
皮肤的保健和疾病的预防也
是必需的，尤其含维生素A、
维生素 B2、维生素 C的食
物，如新鲜的蔬菜、水果、米、
面、豆类及动物的肝脏和鸡
蛋等。酒类、咖啡、浓茶对皮

肤有刺激作用，应限制用量。
定时清理居住环境中多

灰尘的死角。沙发、床、地毯
以及养花、草、鱼、虫的地方，

都可能会滋生霉菌、螨虫，污
染居室环境，影响健康，应时
常打扫清洗。天气晴朗时，不
妨将可拆下来的坐垫、靠垫
等拿到阳光下暴晒，以消除
湿气并杀死霉菌。使用空调
前应清洁过滤网。

日照变得强烈时，应选

择在上午9点前和下午4点
后出行或锻炼，避免上午10
点到下午3点的日晒，以减
少大部分中波紫外线的辐
射。较长时间暴露于日光下
时，尽量穿长袖长裤，戴遮阳
帽或打遮阳伞，骑自行车者

戴手套。户外回来，要适当进
行皮肤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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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军民关系极好，

许三多一路蹭着拖拉机到了
团部所在的镇子，穿上了军
装以来许三多是第一次自由
行动，一路上感受着这身军
装给他这乡下孩子带来的骄
傲。成才分在钢七连，和高
城、史今、伍六一是一个连，

威名赫赫的尖刀部队，新换
装的装甲侦察连，机械化突
击步兵机枪第一弹药手，和
班长排长也混得关系倍铁。
成才乐不可支，今非昔比，拉
着许三多看遍了他们班703
号车的每一个座位和每一个

射击孔，告诉许三多他现在
的理想是年底做到狙击手，
拿着一杆狙击步枪确实很
酷，而且每次比赛和演习都
有露脸的机会。许三多第一
次体会到兵还有很多种，他
端上杆空枪就以为很威风，可

人家是坐上被360度火力武
装得象豪猪一样的战车，一个
射击日就打掉几百发子弹。

许三多将战车上的那个
座位细细摸了一遍，同乡又
同团，可这个海绵垫的座位
离他如此遥远。

成才极大方地拉许三多
去军地餐厅改善，许三多告

诉成才，他现在很忙，很充
实，做很有意义的事情。成才
搞不明白世界上还有比在战
车里打机枪行进射击更有意
义的事情，许三多告诉他是

修路。成才傻眼。
李梦拿着扑克牌在算，算

的不是自己的命，是许三多这
乡下小子看过了机械化突击
部队的精气神后，是不是还能
一门心思铺他那鬼路。许三

多比老马准的假提前归来，
然后去路边种他的花———李
梦的扑克牌掉了一地。

老马终于忍不住把许三
多叫住了，大家期待着他终
结那条路的命运。许三多却
想起什么———他在镇上给老

马买了打桥牌的书。老马愣
了，过一会只好问你觉得团
里怎么样？许三多可劲点头。
班长说跟咱们比呢？许三多
挠头道为什么要比？不都是
解放军吗？

老马就不好再禁止修路
的命令，兵们狠狠跺了跺脚。

许三多给大家带来的精

神磨难继续，老马开始史无前
例地在例行出操外加大训练
强度，指望在体力上消耗掉那
小子修路的精力，可许三多动
作不规范体能却好得出奇，每
回跑个五公里越野回来就乐
呵呵跟老马一报告：报告班

长，我去整整咱们那路！他说
的还是“咱们那路”，老马只
好挥挥手，去吧去吧。

路从宿舍向输油管道延伸。

老马陪着许三多站了次
夜岗，许三多仍是那般浑浑噩
噩，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他正
在做的事情上。老马本想教许
三多一些做人道理，也全吃回

了肚子里，他偷偷将修好的路
步量了一遍———四百二十七

米，就是这傻小子在荒原里苦
干了半年的成绩。

五班的路现在是全班在
修，四条分径怎么也只能构
成死板的四边形，全班合计
干脆又竖起根旗杆，按许三
多的话说我们村办学校都有

个旗杆，看着得劲，大家现在
习惯了许三多的傻道理，不
但照办，还加修条路直通到
旗杆下。

直升机例行巡逻，平日
都只是嗡嗡地远远飞过，这
天却贴得很近绕了好几

圈———这对五班可是件大
事，兵们兴高采烈地招手，直
升机晃动机身，礼貌又有些
倨傲地招呼，飞远。

在直升机旋翼之下，五
班的五条分径赫然构成了一
个醒目的五角星形。

五班的电话线开始被营
部连部的电话一个个来烫，
问五班到底在搞什么，怎么
会惊动了师里来电询问。老
马开始发毛，这路兴许就犯
了哪条纪律，比如说暴露目
标什么的。

终于惊动了指导员亲
临，几月没来过的指导员以
为看见海市蜃楼———五班的
几间东倒西歪屋已经彻底改
观。众人就争着把错往头上
揽，气得指导员说抢什么？又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最

多也就一团部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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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夜晚，是我一生中

最漫长的夜晚。我郁躁，在床
上翻来覆去，越想越怕。我这
时清楚地意识到我其实并不
爱小朱老师。退一万步说，即
使我爱她，要我跟她马上结
婚成家、生孩子做父亲，在这
样的鬼地方终老一生，我也

无法办到。我会窒息而死，不
死也会疯掉。
“所以我思前想后，我只

能作出一个决定：趁着天还
没亮，我赶快逃离这个地方。
别了，黑板、粉笔、教案、试
卷；别了，同事们、孩子们、竹

竿和尖叫；别了，小朱老师，
你给了我很多快乐的夜晚，
但是，我无法爱你，无法跟你
结婚生子厮守白头……
“我翻身爬起。我干什么

事都犹犹豫豫，这时却异常果
断。我连皮箱都没拿，只取了
几件衣服，扎个包袱，挽在肩
上，大步流星出了门。当然，我
还是回头看了看楼上小朱老
师的窗子。那小小的窗子黑洞

洞的、静静的。她睡着了？她
难道会睡得安稳吗？”

我面前的这位叙述者好

像松了一口气，好像他刚刚
走出了那个夜晚。啤酒，啤
酒。我们的桌子上，服务员不
断过来拿走淡绿色的空瓶。
我已经忘记了我短暂寄生的
这个都市。哑马问我他是不

是太�嗦了。我说继续吧，我
在听。

“……我在县城吃了一
碗面之后就直接去了火车站。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把车窗放
下来。我想我再也不会回来
了。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已记
不清当初毕业时我坐火车来
到县教育局报到的心情了。我

对着窗外的一切说：永别了。
“我在想，这个时候，他

们都还没有发现我已经走
了。这个时候，小朱老师也许
满怀希望等着我的回答：好
吧，跟你去登记吧。这样想的
时候我可能笑了一下，也可

能没有笑，我记不清了。反正
我心里怪怪的，说不出是什
么味道。
“我回到了我自己的小

镇上，回到了我父亲的身边。
父亲问我怎么回来了，还不
到放暑假的时候啊。我说我

惹麻烦了，我只能回来。我向
父亲坦白了这件事。在我父
亲的面前我从来不撒谎。因
为他是我尊敬的人。对我父
亲来说，这是个难题。因为他
的观念非常传统。他觉得一
个男人让一个女人怀了孕，

他就应当把她娶回家。父亲
没有多少文化，他不知道用
‘责任’这样的词，但他的话
里就包含了这个意思。他连
声地说：哦，你就这样一走了
事哦。父亲还不能接受的一
个事实是，我不要工作了。一

个人怎么能抛弃自己的工作
呢？没有工作，你吃什么？但

我无法跟父亲这样说。他不
会明白的。
“但他毕竟是我的父亲，

人在亲情面前会降低自己的
道德底线，他会无原则地替
我着想。是这样的。儿子的利
益高于一切。

“他叫来了我的两个哥
哥和一个姐姐。他召开这个
家庭会议不是要讨论我做得
应不应该，而是怎么帮我解决
问题。我父亲说：来，你们帮小
四想想办法。他现在丢掉工
作了，他好可怜。我好可怜吗？

我可没这么觉得。但他们全
都这么认为我也没有办法。
我的哥哥和姐姐们说：我们一
人出一点钱，帮小四开个饭
店。我父亲同意了这个方案。
于是我在我们镇子的东头租
了个门面，开了家饭店。

“我的新的生活开始了。
尽管开饭店对我来说很艰
难，但是我有了未来，有了许
多的不确定性。我喜欢这样，
而不喜欢一眼就望得到头的
生活。
“我冥冥中只担心一件

事：小朱老师会不会找过来。
根据我对她性格的了解，她
会是这样的人。于是我隐隐
地有些担忧。有一天，我父亲
坐在我的饭店里抽烟，也跟
我讲，小四，那个女老师会
不会找你麻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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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所做的另一件影响

深远的事情就是迁都，而迁
都这种事情无论在哪个朝
代都是一件大事。朱棣的这
次迁都无疑是对后世影响
最大的一次。今天的北京拥
有上千万人口，无数的高楼
大厦，是我们国家的首都，

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之一，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源
自于朱棣的一个决定。

永乐元年 （1403）三
月，蒙古军队进攻辽东，大
肆抢掠了一通，当地的都指
挥沈永是个无能之辈，既无

法抵御，又不及时向领导汇
报，朱棣听说此事，大为恼
火，立刻杀掉了沈永，并召
集大臣，询问北方军事形势
恶化的原因。

朱棣质问他的大臣们，

北方防御如此之弱，谁该为
此负责？正准备发作，突然心
念一转，把话又缩了回去。

在明朝的防御体系中，
负责北方防御的主要就是
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可是
在靖难之战中，朱权被他绑

票，他也跑到了南京作了皇
帝，北方边界少了他们两个
人，基本上就属于不设防地
段了，怎么怪得了别人呢？

南京是一个很不错的地
方，也很适宜建都，因为这
里地势险要，风水好，外加

是主要粮食产地，由于当时

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
建都于此是很有利于维持

明朝统治的。
但问题在于，明帝国的

住宿地并不是独门独院，在
帝国的北方有着几个并不
友好的邻居，这些邻居经常
不经主人允许就擅自进屋
拿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从

来不写欠条。一次两次也就
罢了，长此下去怎么得了？

军事政治形势固然是后
来迁都的主要原因，但还有
一些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
这就是朱棣本人的特点。

难道朱棣个人与迁都也
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如

果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提
过朱棣虽然是在南京出生，是
南京户口，但他21岁就去了
北平，并在那里生活了二十
年，虽然并没有转户口（当年
进北平不难），但他的生活习

惯已经完全北方化了。对他而
言，熟悉的才是最好的。

当然了，朱棣迁都的主
要原因还是政治需要，既然
下定了主意，那就迁吧。

但是，摆在朱棣面前的

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这
个难题不解决，迁都就等于
白迁。那就是粮食。北平附近
不是产粮区，而迁都必然会
有很多人口涌入，这些人要
消耗大量的粮食，而且要控
制边界，就必须养着大批士

兵，虽然明朝实现了军屯（军
人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能

够解决部分军队的粮食问
题，但京城的精锐部队（如三

大营）是不种地的，这么多人
吃什么，总不能喝西北风吧？

可能有人会说，这算什
么难题，从南方产粮区运输
粮食到北方不就行了？如果
你这样想，那就恭喜你了，
你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

难点所在。
粮食问题之所以成为迁

都的最大障碍，难就难在运
输上，在那个年代，要运送粮
食只能靠人力，今天我们搭
乘现代化交通工具从南京到
北京也要花费不少时间，而

当年的人们走一趟要花一个
多月，而且大家可不要忽略
一个问题，那就是运输粮食
的人也是要吃饭的。无论他
们多么尽忠职守，你也应该
有一个清醒地认识：他们在
吃光自己所运的粮食之前，

是绝对不会饿死的。
所以如果你找人从陆路

上运输粮食，你就必须额外
准备运输者的口粮，让他推
两辆粮车上路，运一辆，吃
一辆，等到了目的地，交出
还没有吃完的那部分，就算

交差了。口粮可能比他运过
去的粮食还要多。

如果有哪个政府愿意长
期用这种方式来运输物资，
那么命运只有一个———破
产。所以，明朝政府剩下的
唯一选择就是———河运（又

称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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